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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白驹穿隙，转眼赴日已是 20 年了。看到日中医学协会征文的主题，令我思绪万千！日中

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给了我什么？给我带来了什么？是成绩?是荣誉？是地位？是职称？是

代表金钱的工资？应该说这些都有了，但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给予我最最宝贵的是，为我找

到了一位影响和感动我一生的导师。 

    1989 年 9 月，我有幸成为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第五期研修生，在日本厚生省国立

多摩研究所（麻风病专业研究所）结识了我的恩师和泉真藏先生，今年他已 72 岁高龄，但至

今仍奋战在马来西亚的麻风防治第一线。  

     数千年来，麻风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麻风患者至今仍倍受世人的百般歧视，

国际上亦不例外。然而我的导师和泉先生却毅然地选择了为麻风患者服务这一令人生畏的职

业，一干就是 43 年。 

    我写此文的目的，不想宣扬他在日本麻风防治事业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亦不是感激他

如何指引我多次走上国际会议的讲台。旨在在赞佩他的为人师表和高尚的品德。旨在赞佩他

热爱麻风事业和视患者如亲人的可贵精神，以唤起人们为麻风患者和其它疾病患者献出更多

的爱心。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就曾为全世界麻风患者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笹川阳平先

生也曾到世界各国考查麻风防治工作，并深入麻风病院慰问麻风患者。 

     和泉真藏先生立志献身于麻风事业，缘于他高中一年级时看到的一篇关于麻风患者悲惨

遭遇的报道，从此他就下决心为解决麻风患者的疾苦而作出自己的努力，他报考医学专业的

目的也是将来能为麻风患者直接服务。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东京虎の门病院的外科医生，应该

说这是一家在日本颇有名气的医院。当他有了 3 年执刀经验的“资本”后，他毅然放弃了外

科医生这一令日本人都羡慕的职业，离开繁华的东京，只身一人到一座孤岛上的麻风病院去

工作。用和泉先生自己的话说：“自从做看了那篇麻风患者悲惨遭遇的报道之后，13 年痴心

不改”。从此以后，他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成为医学博士，无论是作为国际知名麻风专家还是

作为原日本厚生省官员，43 年来从未脱离过麻风患者，始终把直接为麻风病人服务看作是自

己的光荣职责。从日本国立多摩研究所退休后，又返聘回香川县国立疗养所大岛青松园（麻

风医院），到了规定年龄不能再继续从事麻风工作，于是他又受聘于马来西亚政府，继续在麻

风患者多发的海岛上工作。在我的心目中，和泉先生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不知道在这 43 年中和泉先生是如何具体为麻风患者服务的，但在我作为第五期研修生

和第二期特别研究者期间所遇到的几件事，或许能反映出和泉先生如何对待麻风患者的一斑。

有一次一位麻风患者打电话向他询问有关问题，和泉先生中止了正在进行的实验，和患者一

谈就是一个多小时，从饮食起居到治疗方案，从功能锻炼到今后的工作问题，从放松思想压

力到树立乐观人生，俨然象一对亲友在谈心，这样的通话事我遇到过许多次，每次都是这样



不厌其烦，直到对方满意为止。还有一次，一位外国人到实验室找和泉先生，他热情地与来

客握手，又亲自为客人冲咖啡，看到客人似乎不太愿意在实验室交谈，就让客人去了他的办

公室，1 个多小时才将面带笑容的客人送走。我原以为来者是和泉先生的外国朋友，后来才

知道这是一位外籍麻风患者，是慕名前来求医和咨询的。在我的心目中，和泉先生是一个视

病人如亲人的人。 

    1993 年我作为特别研究者第 2 次赴日，和泉先生安排好我的住宿和实验计划后便住进了

医院，事后我才知道他为我赴日而推迟了早期胃癌手术的日期。当我到医院看望和泉先生时，

他的病房里摆满了麻风患者送来的鲜花和花篮，还有大一张签满患者姓名、祝愿他早日康复

的心形慰问卡。住院仅 l0 多天后的一天晚上，和泉先生来到实验室对我说：“这些天来让你

一个人做实验，实在对不起，不过，明天我还是要去京都一天”。看着和泉先生消瘦的面容和

干裂的嘴唇，我感动得眼睛有些湿润了，我知道第 2 天是星期四，是和泉先生去看望他病人

的日子。原来，和泉先生 1988 年从京都医科大学医学部调到东京国立麻风研究所后，每周四

都要去京都一趟，复诊他经手治疗的麻风患者，当天往返的路上就要花 7 个多小时，早出晚

归、从未间断，而且这种服务是完全不收费的。因和泉先生手术拆线后仅 3 天，我曾试图劝

他是否晚几天再去，但和泉先生说：“那里的病人已等待我两周了，通过这次住院手术，我更

深刻地体会到患者是多么需要医生，我必须去” 。为别人而推迟胃癌手术，5 年如一日义务

为麻风患者服务，手术出院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他的病人。可以说，为别人他已经达到

了忘我的境界。在我的心目中，泉先生是一个忘我的人。 

     1993 年 5 月，和泉先生根据他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实地考察情况，在《朝日新闻》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麻风研究与国际贡献”的文章，其中心意思是：麻风杆菌的传染力不是

一成不变的，在一些贫穷国家，由于卫生、营养水平等关系，麻风的流行仍很严重，日本的

麻风工作者也要为发展中国家麻风的防治作出贡献。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到了少数人的非难，

说和泉先生“夸大了麻风的传染性，从而助长了对麻风的恐惧，日本人应首先考虑本国的患

者的利益，不要为讨好东南亚国家而出卖日本患者”等等。和泉先生毫不畏惧地在报刊上据

理力争，他写道：面对发展中国家麻风流行的事实，难道能因麻风对日本已不构成威胁，就

说麻风杆菌不具有传染力吗?这样做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自私吗?难道为了日本麻风患者的

利益就可以损害别国患者的利益吗?发展中国家的患者和日本的患者，难道不应该是完全平等

的吗?和泉先生的观点最终得到了绝大多数人包括麻风患者的理解和支持。这件事使我感到他

的胸怀之宽广。在我的心目中，泉先生是一位医疗战线上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具有国际主

义精神的人。 

     1990 年 10 月，和泉先生应我们单位的邀请访问中国，他不是要去游山玩水，而首先关

心的是中国的麻风患者，访问仅有短短的几天，他还是去了安徽和上海的两家麻风医院，向

医院领导了解患者的治疗情况，握着患者的手聊天、询问生活和康复情况，俨然是老朋友在

叙旧，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患者、翻译和陪同的外事人员。 

    访问期间，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我们单位打破以往从不主动安排日本客人去参观“南京

日军大屠杀纪念馆”的惯例，由我陪同前往，和泉先生在纪念馆中看得十分仔细，一张图片、

一段解说都不放过，在 10 余块象征着集体屠杀中国人的小石碑前，他认真地念着碑文，然后



逐一拍照，我看到了他肃穆的脸和眼角的泪。次日，在我们单位做完学术报告之后，他掏出

了前一天晚上写到深夜的中文发言稿，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谈了他的沉痛心情和坚持日中

世代友好的决心，当最后他用中文一字一句 “中国我爱您，我爱您中国”结束发言时，全场

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的眼里满是泪花，我在心里说，和泉先生您是一位日中友好

的使者，一个对中国友好的人。 

     1998 年，我遇到一个疑难病例，该患者可能是日本学者首先报告的“歌舞伎化妆综合

征”，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但要确诊和在杂志上发表，必须有日文文献支持。当时和泉先

生已经返聘回香川县国立疗养所工作，疗养所即麻风医院位于偏僻的海岛上，我抱着试探的

心情求助于导师，请他帮我查找原始报告和相关文献，没想到 10 多天后便收到了我想要的资

料。原来为了我需要的资料，和泉先生专程从海岛赶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查找并复印了原始

报告和相关文献 5 篇。有了日文文献的佐证，使患者 18 年来首次得到确诊，该病例报告也于

2000 年在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这是除日本外，亚洲皮肤科领域的首例报告。 

     2007 年 1 月 28 日是导师的 70 岁大寿，恰巧我的一位同事在熊本进修，我委托她订购

一个大花篮用宅急便送至导师家，我想再怎么忙，70 大寿也肯定会在家过生日的，但师母收

到鲜花后却又爱又恨地告诉我：“你导师是一个为麻风事业不要命的人，70 岁生日仍和马来

西亚的麻风患者在一起，我会争取把花养护到他两周后回来”。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在想，和

泉真藏先生，您是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给予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您是一个影响和感动

我一生的人。 

     20 年过去了，我已从中青年步入老年，而导师和泉先生也从中老年越过古稀。20 年来

每逢日本新年和导师的生日我都会寄去贺卡、送上祝福。20 年间我们通信不断，友谊逐增。

我与导师从 20 年前互称先生，到后来称兄道弟（每次从日本邮寄资料，都写曹元华学弟收），

从当初的师徒关系，到后来成为忘年之交。我也从主治医师成长为教授，从中青年成长为小

有成就的学者。这无不得益于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在我心目中，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

制度是日中医学交流之纽带，日中人民世代友好之金桥！  

 


